
夏日，骤雨归途
疲惫的心与油门的速度
燃烧着激情

车窗外的倒带
一如80年代的露天电影
一帧帧
在路旁重复着
走过的风景
浮光掠影，却上心头
车厢内
那单曲循环着的旋律

模糊着向左向右的视线
80年代的港台风
飘扬在归途

听那车毂
碾压过水面的胎噪声
与那摆动着的雨刮
一唱一和地诉说着
风雨何所惧
拨开迷雾
勇往直前
下一红灯过后尽坦途

夏日归途
■ 吴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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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贵子镇的东部，云开大山连
绵起伏。在 369 省线路旁，两山之间，
有一个美丽的秋风根村。金秋到来
时，那里的梯田，恰似绚丽多姿的花
朵，美不胜收，令人留恋忘返！

深秋的一天，我们满怀期盼踏上
旅途，在云茂高速罗镜出口下来后，沿
着公路，边赏景边往前行。不到半小
时，就来到了秋风根村。

穿过十多米的曲折小径，来到了
一片梯田旁，一幅秋天的画卷徐徐打
开。层次分明的梯田似一块块金黄的
绸布，率性优雅地铺在这山坡上，一直
往上延伸到青绿的山边。从低到高，
青黄、鹅黄、橙黄的色彩不断变幻，线
条优美柔和，恍如正在奏动韵律的五
线谱。她恬静秀美得像一个小家碧
玉，小羊羔般的站立在你的面前，清纯
可爱得纤尘不染。漫步在田埂上，淹
没在金黄的稻浪中，仿佛走进了秋天
的童话世界！微风轻拂，稻浪翻滚，每
一粒稻谷都温暖地抚摸着灵魂的深深
处，让人沉溺于此而无法移步！

这片梯田的顶端，有一间精致的
农家小楼，像一位老人安闲地在晒着
太阳。我沿着田埂走上了小楼门前的
空地，举目远眺，视野开阔得很。往下
看，梯田层层叠叠，仿佛金黄色的稻
浪，一拨一拨的往下流淌。而梯田下
方，正是刚来时的秋风根村。只见竹
树环绕，农家小舍错落有致，贵子河蜿

蜒而来，一步三回头而去，好一个美丽
的小山村！再往远处看，对面大山高
大挺拔，肌肤健美壮硕！左边一座大
山，似一只奇兽，高昂着头，千百年来
一直虔诚地守护着这方奇山秀水！

再转过小楼往上走，则是“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另一番景色。这一片梯
田比刚才的更有韵致。层层叠叠、大
大小小的梯田间横卧着不少石头，可
见当年开辟梯田的艰难。我找了一处
大的石头坐下来，静静地欣赏着无边
的美景。稻谷都成熟了，一张张金黄
的毡子包围着我。微风过处，隐隐有
成熟稻谷和青草的香味。抬眼往罗定
方向望去，只见金黄的大毡子一直铺
向两山的合襟处。而宝蓝色的碧空和
黛青色的云开大山，衬托着金黄的稻
毡，壮美无比，令人有微微颤栗的感
觉！近处的稻禾在微风中轻轻抚触着
我的双脚，酥软舒服极了。我拨开金
绿色的剑形稻叶，细细端详沉甸甸的
谷穗。那稻谷粒粒饱满，金黄橙亮，就
像一个个活泼的精灵，在阳光下似要
振起梦幻般的飞翔！丰收了，秋风根
村的村民们可以吃到自己土地上出产
的香喷喷大米。他们朝夕以大自然融
为一体，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丰硕的果
实，真是令人羡慕无比！

按照热心村干部的指点，我们穿过
了萋萋青草掩映的小道，上到了对面的
一个山头，才发觉刚才我们看到的梯

田，只不过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在这
里，秋风根梯田磅礴的全景尽收眼底。
一幅溢彩流金的油画扑面而来，美得差
点令人泪目。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阳
光洒在稻田上。村落间升起袅袅的炊
烟，一只小狗正在农家门前悠闲张望。
一畴畴掩映在蓝天青山间高高低低的
梯田，仿佛梦中最温暖的花朵，在对面
瓣瓣盛开，似要远远飘飞而来，轻轻地
抚摸我柔软的内心。这幅云开大山脚
下如诗如画的美景，给人一种似曾相识
的感觉。噢，我记起了，《人民日报》曾
经登载了一幅《贵子秋色》的画，不正
是这里吗？

秋风根梯田的栽种已有 500 多年
的历史。后来，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
不少梯田丢荒，面积缩小。今年，在党
建引领下，秋风根村掀起复耕复垦的工
作。梯田面积扩宽，全村统一栽种，统
一管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醉人的美
景，全由秋风根村人的汗水浇灌而成！

微风吹来，但见山峦将秋风根村
温暖地包围在一个摇篮里，轻轻哼着
欢快的歌谣。这歌谣颂唱着秋风根梯
田这丛绚丽无比的花朵，也颂唱着秋
风根人心里盛放的花朵。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云开大山下的秋风根人，会
用勤劳和智慧打造“贵子秋色”这张靓
丽名片，尽展家乡深厚文化底蕴，全力
建设美好家园，向新时代献上一份满
意的画卷！

“为你，这座古城已等待了千年。”
严冬季节，在张家界的火车站我看到

这样的广告，心里微微起了波澜，仿佛这
个温婉朴素羞涩的女子等的是我，为了感
恩她的这份痴情与坚韧，我情深意切地奔
赴她而来，揣着千丝万缕的情丝想告诉
她，为你，我也曾良思许久许久，想着在迷
薄雾的沱江边静静伫立捕捉你千年的神
韵；也想着可踏着青石板路悠悠地行走，
一不小心就与那个质朴的翠翠擦肩而过；
也想着在手腕上挂一个亮闪闪的银镯子，
在太阳下凝视着它放出的莹白的光，觉得
自己是那么温和的一个女子；也想着在雨
后，空气里蔓延着湿润的苗集上，混迹在
一个个头上裹着大布包，肩上背着竹背蒌
的湘民中，问一句，姜糖多少钱一包？

这次，我终于实实在在地来到凤凰，
我耐心地跟着导游一路访问凤凰八大
景。我是喜欢进出故居的人，所以，每到
一处故居，我认真品味的那一段关系着家
国民族命运的兴衰史，都会有一种浪花淘
尽英雄的感觉。

在八大景中，我钟爱的是沱江泛舟和
陈寅恪、沈从文故居。前者，一路风景一
路山歌，现在沱江两岸大多都是客栈和酒
吧了，唯一保留完整的吊脚楼只在虹桥边
了。后者是学界泰斗和文坛宗师，陈寅恪
和文学大家沈从文，我很虔诚地专注地环
顾四周，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无限敬意。我
想，一个人倘若一生拼命做一件事，如果
不是为稻梁谋，就算得上不俗乃至高尚
了。如果一味由着自己的性情埋头做下
去，全不理会他人议论，将褒贬荣辱置之
度外，这样的人就更加崇高了。陈寅恪、
沈从文无疑在此之列。正因为人生短暂，
行如薤露，一切的一切终归灰烬，所以会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有人贪图功
名利禄，追求享受；有人克己修身，希望名
垂青史。但细观陈寅恪、沈从文的一生，
分明走的是另外一种人生之路：既不热衷
于追求享受，也不执著于流芳百世。做自
己认准的事情，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

这次，我是入夜时分到达，来到沱江
边，两岸的红灯笼渐次亮起，很多人在沱
江上放莲花灯，我一次次抬头寻找那枚翠
翠凝望过的大月亮，我在沱江边站了很久
很久，听了很多首身旁酒吧传来的歌，自
己也和着那些歌来来回回哼唱了好几遍，
也见到了清冷的月亮。

第二天中午我再次到达凤凰古城，冬
天的烈日照得我的脸红红一片，走在人流
如织的老街上，透过玻璃窗，我饶有兴致
地看着姜糖师傅一双巧手有力地扒拉着
硕大一团姜丝缠缠绕绕，然后，拔出其中
一缕，过程宛如做拔丝苹果，那一缕姜丝
冷却后被剪成一颗颗爽脆的姜糖，我尝
过，很好吃。凤凰古城里的银店多如牛
毛，也不知道哪家是正宗诚信店，我是在
老营哨银店挑了一只刻着花纹的银镯子，
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

漫步沱江边是我此行的另一个愿望，
尽管，阳光炽烈，江中水汽冷却如冰，但对
想亲近沱江的我来说，一切都不管不顾
了。沱江上有一座木桥，另有两排石墩串
联起的石桥。我从木桥过江，再从石桥上
一步一步折返。在桥上来回走动时，脚下
的沱江水声哗哗，而等到坐上小船游览时，
又觉沱江很文静。两者相比，我更欢喜灵
动韵致的沱江。古旧的吊角楼就悬于两岸
江面之上，檐挨着檐、壁连着壁，阳光傍着
江水逶迤而去，波光粼粼，美不胜收。

带着疲倦，踏着秋季的干风回到
宿舍，把教本放下，才想起午餐还没有
着落，很是无奈。

揭开饭桌盖一看，心里突然一阵
惊喜—— 一碗萝卜干饭飘出诱人的清
香，两小截与米一起煮得肥壮的萝卜
干悠然地躺在饭面上。这碗饭是昨晚
的，我当时正准备开餐，隔壁家的小男
孩跑过来，一身淘气，满口甜语，“老师
老师”地直叫。于是我盛情地装了一
碗萝卜干饭给他，想那个小客人陪我
一起吃。可是，他坐上来只吃了一口，
就毫不客气地嚷着：“不好吃，不要！
不要！”说完爬下椅子，一溜烟儿跑了。

我有点儿失望。现在人们生活越
来越好，大家逐渐都瞧不起萝卜干饭，
甚至有很多年轻人还未必知道有萝卜
干饭这一食物。他们吃的是好日子里
时尚的色香味，而我吃的是浓浓的岁
月记忆。生活经历不同，必有不同的
爱好与生活理念，对于成年人，我都不
应求同，又怎么能要求一个不谙世事
的小孩子能理解我呢？

我庆幸着没倒掉这一碗饭，随后
把饭放到锅里去蒸。不一会，厨房蒸
气氤氲，清香弥漫。当我把一口一口

的独特的清香往肚子里送的时候，突
然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锅萝卜饭来。

那时，家里下饭的菜都是自家种的
萝卜、大白菜等，母亲经常煮萝卜干饭，那
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最爱。

暑假的一天，我们跟父母到田里干
活回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们都认
为早上煮的稀粥填不饱那空空的肚子，
于是征求母亲同意，煮了一锅萝卜干
饭。揭开盖时，还往饭里下了一点自家
产的花生油，那香味更加诱人了。

正当兄弟姐妹几个准备吃的时
候，我的几位同学踏着自行车风尘仆
仆而来。为了招待客人，我的弟妹们
选择吃早上剩下的稀粥，而把萝卜干
饭留给我和我的几位同学。我和同学
们一边说说笑笑地吃着萝卜饭，一边
说着在学校的时候，用萝卜干送开水
吃，以安慰饥饿的肚子的事情。我们
都觉得那锅萝卜饭太香了，都说山珍
海味比不过萝卜干饭。当然，山珍海
味是怎样的好，我们那时都不曾知
道，只是从老一辈人口中得知那一个
名词而已。

开学了，我们又回到师范学校上
课。我的同学还不时说起那顿萝卜干

饭，特别是吃咸萝卜干送开水时，她们
又说开了：“你家的萝卜干饭最好吃。”
那次没有去我家的同学听了，也说要
找时间去我家吃萝卜干饭。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多次回忆到
那一锅萝卜干饭，为同学们吃得高兴
而高兴，为她们后来经常的叨念而高
兴，更为我当年能用那样的美味招待
她们而高兴。

而今天，我又吃着当年的美味，嘴
里咽着奇特的清香，心里却慢慢内疚
起来。作为那一锅咸萝卜干饭的主人
之一，我一直在吃与回忆中高兴着。
那么，我的弟弟妹妹们呢？当时年龄
尚小的他们，比今天下课回来的我要
饿得多，却选择去吞那无味的稀粥，把
咸萝卜干饭这一当时最好的美食，礼
貌地让了出来。他们闻着我们碗里的
香味，是怎样的感觉呢？我作为大姐，
如果当时能考虑周全一点，另外煮一
锅给弟弟妹妹们吃，那该是多么完美
的呀，我也不用如此自责。

我把碗里剩余的萝卜干饭慢慢
地吃光，但总觉得那味道没有以前的
香了。

凤凰梦
■ 庞洪流

云开大山下的花朵 ■ 吴征远

萝卜干饭 ■ 程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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